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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与苏联大清洗运动

张万杰

摘 要:苏联大清洗运动中,政治清洗范围不断扩大,宏观上对共产国际产生的最大冲

击是1938年解散了波兰共产党,运作程序完全不符合共产国际七大和总书记季米特洛

夫确定的组织方式和原则。经详细考察,遭大清洗运动扩大化打击和镇压的共产国际人

员包括执委会工作人员、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反法西斯主义者。并非

如以往一些研究者所言,共产国际在这场大清洗运动中基本没有作为,以季米特洛夫为

首的领导层在严酷环境中冒着巨大危险,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营救被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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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于苏联掌权后的政治强人斯大林推行了国家高速工业化战略和

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同时,还在联共 (布)党内斗争中采取强制性压制措施,发动了针对 “藏

匿”在内部的所谓 “人民敌人”的大清洗运动。政治大清洗早在1927年斯大林主导反对托洛茨

基派和新反对派、1929年清除布哈林派时就已经开始。30年代,在险恶的国际环境、激烈的党

内争论以及斯大林个人性格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从1934年底到1938年秋的近四年里,苏联国

内先后出现了两次更大规模的清洗浪潮。运动打击对象开始主要是党政军高级干部和苏联知识界

精英,在清洗中由情报机构及内务安全部门严密控制司法机关和法定程序,滥用权力,逼供诱

供,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随着运动的不断推进,政治清洗对象范围不断扩大。这一残酷的政治

运动也波及到总部设于苏联莫斯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世界性共产党———共产国

际。在共产国际后期 (1935—1943)担任执委会总书记的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亦曾在运动中承

受重大压力,受到很大冲击。以往有研究者言,受苏联高层操控的共产国际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基

本没有作为;而事实并非如此,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层在严酷环境中冒着巨大危

险,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营救受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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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清洗运动对共产国际组织体制产生的最大冲击

宏观而言,苏联大清洗运动对共产国际组织体制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最大冲击是1938

年波兰共产党被按照非正常程序解散。

在此之前,斯大林曾无根据地指责过波兰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有托洛茨基主义、反布尔什维主

义的政治思想倾向,持反对苏联政治立场;早在1933年时就对波兰共产党领导人耶·切舍伊斯科-

索哈茨基等进行了肉体上的镇压,“193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议只是一个幌

子,它掩饰了1937年斯大林对波兰共产党人的专横暴虐”[1]。1938年1月,莫斯科 《共产国际》杂

志 (俄文版)第1期发表了作者为亚·斯文茨基的题目为 《华沙通讯:活动中的奸细》的署名文

章,文内断言,由于波兰警察当局使用安插内奸坐探的手法,波兰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内混入了 “敌

人的代理人”“奸细”,文章还强烈批评了波兰共产党在西乌克兰问题和白俄罗斯问题上所实行的政

策,认为其政策的目的是 “恶化波苏关系”[2]。1938年2月至3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波格

丹诺夫在西班牙召集召开了由国际纵队中的波兰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第一次把共产国际执委会关

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通知了波共党员,同时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主要是负责解散波兰共产党

国内组织的工作;4月至5月间,三人小组返回波兰,解除了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领导职务,解散

了部分国内党组织;7月2日,波兰共产党临时领导机构召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特使于6月带来

的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并被迫一致同意服从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解散波共的决定。

解散波兰共产党表面上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做出的决定,由其决定某一国家共产党支部

的废除问题在共产国际成立以来尚属首次。先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决定,再由其本国驻共产国

际代表下达通知并开始组织运作,继而派出共产国际的特使传达执委会关于组织解散的立场,最

后该国国内党员被迫一致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作出的决定。这样的组织运作程序完全不符合由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组织领导方式,不符合从1935年七大开始担任共产国际执委

会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所倡导的加强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性的原则。季米特洛夫为总书记的共产

国际执委会在当时明显是受到了某种外力的压制才通过了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议。许多解密

资料也表明,在1937年和1938年间,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曾遭受过斯大林和苏联方面

施加的沉重压力,季米特洛夫本人也曾备受非难与指责。

二、遭大清洗运动打击的共产国际人员

随着联共 (布)党内政治清洗运动的开展、国际政治局势变化和苏联对外政策调整,大清洗

运动也很快扩大波及到共产国际内的工作人员及生活在苏联的外国政治侨民。20世纪30年代,

遭运动打击和镇压的与共产国际有关的非苏联人主要包括执委会工作人员、在苏联获准避难的外

国共产党人、国外政治流亡者 (主要包括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反法西斯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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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运动中镇压外国侨民及政治活动家事件的见证人、苏联著名国际专栏撰稿人恩斯特·亨

利,曾发表文章要求详尽讲述斯大林在二战前镇压非苏联国籍的革命活动家、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具体后果[1]。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司法机关在1937年下半年就已

逮捕了德国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波兰共产党等党的一些领导人或革命活动

家,这些人主要包括: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胡·埃贝莱因、赫·雷默尔、海·诺伊曼、弗·舒尔

特、格·基彭贝尔格,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米·戈尔基奇、菲·菲利波维奇,匈牙利国际共运

著名活动家库恩·贝拉,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爱·普罗赫尼亚克、亚·帕申、尤·连斯基、姆·科舒

特斯卡娅等。1939年8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许多1933年后到达苏联的反法西斯人士也被

苏联情报安全机关镇压,其中包括在本国国内抗击法西斯遭到失败而到苏联避难的奥地利社会民主

党左派的军事组织成员。遭打击和镇压的国际活动家还包括:共产国际创始人、瑞士共产党的缔造

者之一弗里茨·普拉廷,原希腊共产党总书记阿·康塔斯,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伊朗共产党领导

人阿·苏丹·扎德,曾担任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的弗·巴伊阿基、德·博卡尼、伊·克

连、伊·拉比诺维奇、什·萨巴多什,第一个获得列宁勋章奖励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勒·阿夫拉莫

夫,曾任俄共 (布)中央委员会委员、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克·拉科夫斯基 (保加利亚人)、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斯托莫尼亚科夫 (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杰出活动家亚·多勃

罗贾努-格里亚,芬兰共产党创始人格·罗夫诺、阿·绍特曼等。

此外,在被苏联吞并之前,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等国共产

党的领导人和革命活动积极分子也遭到了大规模的镇压。南斯拉夫曾提出约有800多名共产党员

在大清洗运动中牺牲;华沙出版的多卷集著作 《波兰工人运动活动家人名录》中的头两卷表明,

波兰革命者的牺牲人数成千上万;意大利共产党资深老党员安东尼奥·罗阿济奥在自己的回忆录

中也曾提到,有100多名居住在苏联的意共党员被捕和被送往集中营[1]。在受镇压的意共党员和

移民中,多数是从意大利逃到苏联并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员,其中丹特·科尔内利因被指控曾是托

洛茨基反对派分子而于1935年被逮捕,到1960年时才获释并恢复名誉;负责直接与共产国际联

络的意大利共产党知名党员、机械工人朱赛佩·里莫拉于1938年初在旅馆被捕,后死于狱中,

死因成谜;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的内兄、熟练工人、移民俱乐部的领导人保罗·罗博蒂

于1938年3月4日被捕,遭到严刑拷打,要他承认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交给他的 “反革命任

务”,这很可能是想指控陶里亚蒂本人而采取的讹诈行动[3]。日本共产党人山本和他的妻子关松,

以及另一位在德国加入过德国共产党而后又到苏联的日本共产党党员国崎定洞,3人于1937年在

苏联受到毫无根据的怀疑,遭到逮捕;国崎定洞于1937年12月死于监狱中,山本被转移到医院

后于1942年4月病逝,时年47岁,关松在1956年被恢复名誉;为了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而于

1938年1月从库页岛越过国境进入苏联的日共党员杉本良吉,也在1939年9月被非法逮捕,于

同年12月死于狱中,时年32岁[4]。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侨民也在苏联大清洗运动中遭到过迫害。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

李立三,在1938年2月23日被苏联国家安全机关逮捕,审判机关以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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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恐怖集团首脑的罪名指控他[5]。1938年,苏联发生了大规模迫害中国侨民的浪潮,在海

参威,“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人员根本连证件都不询问,就可以在大街上、公共汽车上抓中国人,

他们从整幢整幢的简易房里逮捕工人,包括妇女和年幼儿童”;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和在苏联各

大学学习的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同志都遭逮捕[6]。

可见,在大清洗运动中遭镇压的政治侨民的范围和规模很大,其中包括了许多国家共产党内

的精英。

1938年3月,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匈牙利著名国际共运活动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

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叶夫根尼·瓦尔加写给斯大林一封信,这封致斯大林并抄送共产国

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的亲笔信这样描述道:“仇恨外国人的情绪正在

蔓延。外国人被不加区别地看成是间谍,外国孩子在学校被骂作法西斯分子”“越来越多的一部

分原先的干部在苏联被捕”“大规模的逮捕使自由生活在苏联的干部极为消沉和惊惶失措。这种

消沉情绪已经影响到了绝大多数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甚至蔓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某些成

员中间”;对尚未遭逮捕或镇压人的情绪,亲笔信写道:“一个诚实的共产党员虽确信某个被捕的

人是无辜的,希望弄清误会,却无能为力,因为他不知道被捕者被指控犯什么罪,没有办法接近

主管调查的人”“由于人们不知道逮捕和判处他们的同胞凭的是什么证据,因此一种危险的恐慌

气氛正在苏联的外国人中间扩展开来”“甚至最忠诚的外国革命者也不能确信自己是自由的。许

多外国人每天晚上都收拾好自己的物品,以准备可能的逮捕。很多人由于终日恐惧已经变得半精

神失常,不能工作”;亲笔信还以匈牙利为例,说明一国人员在苏联遭受逮捕的状况:“在匈牙利

的同志从苏联方面听说,从匈牙利逃出来或从监狱交换出来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只

有4人是自由的,而10人已经被捕;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只有2人是自由的;几百名匈牙利

的工厂工人———政治流亡者———已经被捕”[7]。这封亲笔信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外国

侨民遭受大规模逮捕和镇压的情况,也反映出那些敢于对大清洗运动提出疑问的人的苦闷情绪。

三、险恶环境中季米特洛夫的营救努力

以往有研究者曾言,直接受苏联高层操控共产国际在这场政治大清洗运动中是基本没有作为

的。大清洗运动中,在关于审查共产国际内部人员问题上,季米特洛夫与共产国际执委会面临着

来自于苏联方面的沉重压力。斯大林授意苏联情报机关坚持 “毫不手软”地侦查共产国际内部潜

在的所谓 “人民敌人”,不信任任何曾经参加过反对派或曾遭到敌对方逮捕的人。困境中的季米

特洛夫,还受到斯大林的非难,同时一些伪造的指控让季米特洛夫怀疑并审查共产国际执委会陶

里亚蒂、曼努伊尔斯基等领导人以及国际工运其他著名活动家。

季米特洛夫冒着巨大政治风险多次亲自为被捕的外国政治流亡者写信辩护;作为苏联最高苏

维埃代表,也曾多次设法营救一些无端遭逮捕的苏联人。多次以各种方式向苏联内务部、检察院

和军事检察院发出呼吁,要求重新审查一些共产国际人员、外国政治侨民和苏联公民的案件。在

·22·

常 州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7年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 \DZ19\D\孙桂云\常州大学学报(社科)\2017\第3期\ 8校样 排版:孙桂云 2017-06-15



1939年一年,他就递交了135份这类请求和呼吁信。他经常频繁地就某一案件向苏联内务部等机

关写信,以便证明某人是遭无辜逮捕的。这些努力得到的答复通常是没有回应,或是被告知此前

的判决正确,很少得到同意被安排复审和释放。

后来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即有很多文件是关于季米特洛夫营救遭镇压的共产党人和国际

主义者的书信[7]。

1938年3月21日,保加利亚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从1926年起就一直生活

在苏联的共产党员赫里斯托·卡巴克奇耶夫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季米特洛夫和保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科拉罗夫于当天立即写信给苏联内务部副委员,信里说 “现将科拉罗夫同志关于老资格的保加

利亚共产党员赫里斯托·卡巴克奇耶夫 (于今日被捕)的信寄给您,我也可以作证,我本人知道

赫·卡巴克奇耶夫是一名最正直的共产党员。我们请求您亲自研究此案,并加紧查明,因为被捕

者病得很厉害”。寄出此信,又经过几天调查之后,赫·卡巴克奇耶夫被释放了出来。

季米特洛夫后来的一些书信内容表明,叶夫根尼·瓦尔加于1938年3月写给斯大林的长

信中所反映的许多具体情况,很可能也是他通过季米特洛夫了解到的,得到过他的帮助。因为

瓦尔加的亲笔信寄出以后,季米特洛夫很快又于4月26日写信给联共 (布)中央书记安德列

·日丹诺夫,提请他注意,这种描述被迫流亡异国的人,包括生活在苏联的政治流亡者的说法

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4月23日,季米特洛夫把他收到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

员威廉·皮克的信转交给内务部领导人弗里诺夫斯基,请求他对被捕的15位德共党员尽快再

进行审查,以便尽快释放他们。这其中有两位曾在1933年被德国纳粹分子投入集中营,曾作

为证人在莱比锡审判中发言,驳斥过纳粹对德共的污蔑,并曾帮助过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揭露

国会纵火案阴谋。

1938年12月7日,拉·贝利亚接替叶若夫担任苏联内务部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随即就已被

捕的一些保共党员和其他政治流亡者一事给这位新任人民委员写信,信中说:“我向您转交科拉

罗夫同志和保共中央国外局的一封信和一份名单。我恳切地请求您加快调查这些案件和研究早先

已提交的名单。我相信,经过适当的调查之后,常常会查明,这些忠诚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成了

人民敌人的阴谋的牺牲品”。此前,被捕的一批保共党员中仅有20人被释放,季米特洛夫提交的

名单中还有131个新被捕的政治流亡人员。

1940年夏天,季米特洛夫将一份列有122人的新的被捕名单寄给了马林科夫;1941年,他

又把一份被苏联内务部逮捕的132名保加利亚人的名单交给了联共 (布)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

请求重新审查他们的案件;同时,他还指出,在被捕的其他国家的政治侨民中也有不少忠诚的共

产党人,应该 “纠正对这些人所犯下的错误”。1941年2月7日,他在写给安德列耶夫的信中说,

“还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即在被逮捕的其他民族 (德国人、奥地利人、巴尔干国家和其他国家

的人)的政治流亡者中的确有不少真正的、忠诚的共产党人,应当重新审查他们的案件,应当改

正在对待他们方面所犯的错误”,还建议安德列耶夫接纳和听取莫斯科军区检察院的工作人员雅

库宁、吉特曼和库洛夫的意见,因为 “他们认为他们要查清政治流亡者案件的工作没有取得实际

的进展,因为即使在指控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时候,在绝大多数场合,案件依然并没有停止,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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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的无辜者并没有获释”。

季米特洛夫曾设法营救过的人中有一些人的命运非常悲惨,如著名物理学家、奥地利共产党

员弗兰茨·奎特内尔,他于1938年3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1940年4月19日,几位奥共党

员以奥地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写信给季米特洛夫,请求他设法营救这位1918年即已

入党的奥地利共产党资深党员。季米特洛夫很快就于4月22日写信给苏联检察长米哈伊·潘克

拉奇耶夫,信中写道,“现送上由奥地利共产党的几名负责的工作人员的一份关于弗兰茨·奎特

内尔的申诉材料,请您关心一下此案,如果可能的话,予以复查。请将结果告我”;5月11日,

他收到答复说,根据审讯,共产国际为之申诉的那个人 “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供认他一直从事反

苏的间谍工作”,这个奥地利科学家于5月31日 “当成间谍而被枪毙”。弗兰茨·奎特内尔这位

无辜的资深奥共党员直到1956年8月才被正式恢复了名誉。1941年7月,意大利共产党员、海

员工会的领袖马努埃尔·富恩托斯被内务部拘捕,并被送往集中营。1943年2月12日,根据共

产国际执委会几位意共党员的共同请求,季米特洛夫写信给苏联检察院,要求 “重审此案,并释

放意大利共产党党员马努埃尔·富恩托斯”;5月28日,当他再次询问此事时得到消息说,此人

“作为一个与苏联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的国民被拘禁在新罗西斯克”。1944年,马努埃尔·富恩

托斯被释放出集中营,但不久逝世。

大清洗运动中的潜规则是,如果一个人被内务部门或情报机关怀疑或逮捕,其他人一般都会

与之切割关系,都须认定此人是 “人民公敌”或 “叛国者”。如果某人敢于证明此人的清白或无

辜,那么也即意味着自己也是共谋者。在恐怖气氛之下,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所做

的营救工作也使他不得不设想被捕的命运会有一天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鉴于此,为保证共产国

际日常工作的继续开展,他甚至拟定了共产国际下届领导人员组成名单,并打算只吸收当时居住

在西方国家的人参加共产国际的下届领导[8]。

经以上详细考察可见,并非如以往一些研究者所言,直接受苏联高层操控共产国际在这场大

清洗运动中基本没有作为,以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层在严酷环境中冒着

巨大危险,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营救被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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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henomenonofimmigrantelderlyshouldberesearchedfromtheperspectiveof

“familythinking”andbelinked withtheuniquefeaturesofChinese modernization.City

centralismcausesthemigrationofthechildrenoftheelderly,whichisthepremiseofelderly􀆳s

migration.ThechildrenfacegreatlivingpressureresultedfromthemarginalstatusofChinesela-

bordivisionintheglobalmarketandthecorrosionofconsumerism.Migrationoftheelderlyisa

familystrategytocopewithrisksmadebydevelopmentalismwelfareoftheauthoritarian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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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advanceofSovietpoliticalcleaningcampaign,thescopeofpoliticalcleaning

continuedtoexpand.Thegreatestimpactofthemovementon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was

thedissolutionofthePolishCommunistPartyin1938.Theoperationalproceduresweretotally

incompatiblewiththeorganizationalmodalitiesandprinciplesestablishedbythe7thCongressof

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andDimitrov.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staff,includingtheEx-

ecutiveCommitteestaff,foreigncommunistrefugees,Social-Democratsandanti-fascists,was

strickenandoppressed.Itisnot,assomeresearchershavesaidinthepast,thattheCommunist-

Internationaldidnotactinthiscampaign,whereasDimitrovtookavarietyofmeasurestoactively

rescuethearrestedintheharshenvironment.

Keywords:Dimitrov;Communist-International;Stalin;politicalcleaningcampaign

(收稿日期:2016-11-20;责任编辑:晏小敏)

·19·

汪玲萍,等:老人随迁的多元动力机制与制度逻辑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 \DZ19\D\孙桂云\常州大学学报(社科)\2017\第3期\ 8校样 排版:孙桂云 2017-06-15


